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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歲的廖子妤（Fish），選擇了
隻身由家鄉馬來西亞來港發展。這
14年的光景，子妤早已融入香港
這座大城市，成為了近年炙手可熱
的香港女演員。今年首度以女主角
身份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
主角」 ，便一舉成功獲獎。子妤對
香港藏着深厚的感情，早已將這裏
視為另一個家，期望未來仍然可以
在香港電影圈走下去。

文霏霏

演藝潮流
【廖子妤小檔案】
馬來西亞籍演員、模特兒。2022

年憑《梅艷芳》膺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配角」 ，2026年憑《像我這
樣的愛情》獲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

年齡：36歲

代表電影作品：《像我這樣的愛情》
《骨妹》《夜王》《毒舌大狀》《梅
艷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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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 日前圓滿

結束，廖子妤憑電影《像我這樣的愛情》，首度

奪得 「最佳女主角」 獎項。子妤早前接受《大公

報》專訪，大談她在香港的扎根之路。廖子妤是

實力型演員，相信無人置疑，由馬來西亞來港後

不久便成為各大電影頒獎禮的常客。此前，Fish

已於2022年憑電影《梅艷芳》奪得金像獎 「最佳

女配角」 ，亦曾演出不少令觀眾難忘的角色。

扎根香港彷彿「命中注定」

這一切，Fish來港前從未想過會得到，當日

心口一個 「勇」 字隻身來港發展，現在回想，也

不知是自己的選擇，還是命運安排。2012年，她

應TVB邀請來港拍攝節目，當時只有幾千元酬

勞，那時還要在一位香港朋友家中 「孖鋪」 。工

作後，她首次遊覽香港， 「那時我才知道， 『香

港』 與 『九龍』 原來是兩個地方，對 『新界』 更

是沒概念。當時我最想看電車，有一天我坐廠車

經過油麻地時，看到上面有很多巨型招牌，我忍

不住在車內 『嘩』 的一聲叫了出來。曾在電影中

看過這些招牌，到親身看到，才發現原來是很漂

亮的畫面。後來，有次乘巴士經過東區走廊，看

到維港又 『嘩』 出了聲，真是很震撼。」 自這次

來港，Fish便開始看《吸引力法則》這本書，幻

想着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想不到，一年後真的來

香港發展了，感覺很神奇。

Fish指一切像很玄，亦像命中注定。當然她

也有主動將自己的個人資料發到不同地區的經紀

公司，像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泰國曼谷等。

結果，香港的經紀公司最快回覆，邀請她來香港

發展。她笑說： 「這間公司，我一簽就到現在，

或許這便是緣分。」 可能因為事業扎根地也在香

港，有些觀眾不知道原來Fish是來自馬來西亞。

而她亦一直努力去融入這座大城市，努力改善口

音，希望拍戲時可以有更多選擇，不用經常演外

地人的角色。

而奇妙的是，Fish首次來港後，原本覺得在

這裏居住應該好辛苦。但之後卻越來越掛念香

港，更巧合的是她在14歲時寫過一封信給十年後

的自己，問自己是否想當演員，是否已帶了父母

去香港旅遊？有吃香港的點心嗎？Fish說： 「最

終我來香港一年後，也帶了父母來港玩，好奇妙

的緣分。」

磨礪演技展現不同面貌
經過14年走上 「最佳女主角」 之路，Fish又覺得是漫長還是很快呢？她表示自己於2009年正式當演員，十幾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看如何比較。她笑說： 「因為現在沒以前那麼衝動，成熟了一些。我第一次提名 『最佳女主角』 便得到，是好運帶給我。但有些演員可能拍第一部戲已得到，相比起來，我便好遲，所以無法比較，每個人的路也不同。我現在能夠做自己鍾意的事，已很感恩。」

廖子妤每年參與演出的電影都有五六部，但多戲拍亦令Fish擔心。她雖感恩近年有不少作品，即使她是演配角，觀眾也能看到她；但是她怕有一天，觀眾會看厭廖子妤。她說： 「我一直希望展現不同面貌，無論在演技或是造型上，希望觀眾覺得我在不同的戲中都不是同一個人。我好希望繼續帶新鮮感給觀眾，突破自己，為每部電影生色，而不是拖後腿。但這並不容易，因為我樣子、聲音是固定的，還可以有什麼變化？我有時也會困惑，因為我的 『魔術』 已變完了，連帽中的兔子都拿出來了。所以我要不斷學新的知識，去推進自己。」
廖子妤過去亦曾參加過不少演戲課程，進修自己。她很有興趣去學習，希望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電影、戲劇，甚至人性。她認為演戲是一門很玄的學問，技巧可以教，但是每個人也有不同的感受，實在有太多東西要學習，連看劇本也要學。她說： 「十年前我演一個角色，十年後再演也未必用同一方法了，要隨經歷去成長改變。」廖子妤本身也是頒獎禮常客，但今年首次入圍 「最佳女主角」 ，她表示這次是最期待的一次。因為她不是經常有機會演女主角，感謝老闆肯投資、肯讓她擔任女主角，同時亦要感謝特區政府、感謝香港電影發展基金。她得獎後最想回到家鄉馬來西亞，因為父母原本都想來港親身支持她，但頒獎禮門票緊張，最後他們決定看直播。在大馬的媽媽跟妹妹在家中邊吃火鍋邊看電視；而身在印尼工作的爸爸，在工作的地方看直播。所以，她希望拿獎項回家，跟家人分享喜悅。

廖
子
妤

廖
子
妤
：：
想
將
獎
項
帶
回
家
鄉
分
享
喜
悅

隻
身
來
港
14
年
首
膺
金
像
獎
﹁最
佳
女
主
角
﹂

暫時未能兼顧
事業及家庭

▼

廖
子
妤
想
將
獲
獎
的
喜

悅
與
家
人
分
享
。

大
公
報
記
者
麥
潤
田
攝

▲廖子妤2012年隻身自家鄉馬來西
亞來港發展。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廖子妤（右）在電影
《梅艷芳》中飾演梅愛
芳。

▲廖子妤（右）在電影
《夜王》中飾演Mimi。

▲廖子妤日前獲得第
44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 「最佳女主角」。

大公報資料圖片
▲廖子妤（右）與男友盧
鎮業（左）已拍拖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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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破木屋
吳 捷

刷子飽蘸灰色底漆，往木板牆上縱向一
刷：僅留兩寸來長的灰色帶，其下星星點點，
斑駁不勻。反手刷回去，綻開縱橫裂縫和海綿
般孔洞的木板表面，將油漆刷的鬃毛割得東倒
西歪，卻並不染上多少顏色。只能再次蘸漆，
用更大力氣，把漆 「按進」 而非 「刷上」 這乾
海綿一般的破牆。哎，真是低估了工程的難
度！

近日喬遷，新家後院有個面積約一百平方
呎的木屋，前任業主用作儲藏室。整體蓋得挺
結實，屋裏也還乾淨，外面卻顯然多年不曾打
理：從未塗漆的外牆斑駁龜裂，東一塊黑、西
一塊綠，成了霉菌的調色盤。我留之無用，只
因買房買院，木屋附送。但我生性認真負責，
從不坐視任何癬疥小疾發展為心腹之患。既然
接手木屋，就不忍看它垂頭喪氣日曬雨淋。恰
好這學期休學術假（sabbatical），學術之事
既畢，心思就活絡了，着手給破木屋刷漆。算
一算，四面牆共四百八十五平方呎（約四十五
平方米）。不為美觀，只為拯救，不期望它為
主屋增值，至少不要三五年後爛成一堆破木板
吧。

雖然我是文科生，一見函數、解析幾何就
魂飛魄散，但簡單DIY諸如修剪灌木、打理草
坪、換門鉸鏈、門窗打膠密封等等都不在話
下。木屋外牆又乾又糙，最好用磨砂機打磨平
整再刷漆。我不想把它升級為城堡，乃因陋就
簡，做一回 「差不多先生」 。戴上護目鏡、口
罩、塑膠手套，開工。

先以一比三比例把漂白水兌水，硬毛刷蘸
了，忍着噁心，一下又一下，刷去外牆黑綠霉

菌，再用清水仔細刷一遍。木屋門框和柱子附
近縫隙，則用打膠槍填膠密封。未來一周晴朗
無雨，大小油漆刷、滾刷、漆盤和一大桶底漆
在手：我來了！

先切邊：門框、柱子、檐下和角落用刷子
刷好，便於之後上滾刷。隨即發現木頭太糙，
特別 「吃」 漆，必須濃漆猛 「餵」 ，否則刷不
上去，因此特別吃力。才切完邊就感到底漆不
夠，立即去建材店購買兩加侖。次日上滾刷，
情形與切邊一樣，基本是把油漆 「按進」 而非
「刷上」 牆面。持滾刷和延長杆與破木屋大戰
半個下午，雙臂和雙手酸痛得幾乎廢掉。第三
天堅持上陣，用寬一英寸的小刷塗每條木板間
的凹槽。這個 「大boss」 吞進三加侖底漆後，
終於被我打通關了。

但工程尚未結束，第四天刷面漆雖不難，
卻是重要的收尾工作，屬於 「小boss」 。切
邊、滾刷、塗凹槽，正忙得不亦樂乎，驀然瞟
見右側一人多高的圍欄（我和鄰居的地界）盡
頭，一個金髮小腦袋從另一面伸出來偷看我。
圍欄底部，露出兩雙小腳丫。

聽新鄰居說過，他們有兩個小孫女，應該
就是了。刷漆要眼疾手快，否則油漆會眼看着
乾掉。我沒空招呼，只是喊過去： 「Hi！」 沒
有回答。小腦袋縮回去，過一會兒又探出來。
我暗暗好笑，故意問： 「你一個人嗎？」

奶聲奶氣的 「對……」 話音未落，另一個
聲音接道： 「她才不是一個人！」 說着，兩個
孩子都從圍欄後現身了。她們也許聽家中大人
說過，之前和這戶的舊業主有過多次邊界糾
紛，所以雖然好奇我這個新鄰，卻怯怯地靠住

圍欄，沒有再往前。
「你們幾歲了？」 我問，一邊手不停刷。
「我七歲，她三歲。」 七歲按住三歲的

頭，儼然大姐大神氣： 「她才三歲，已經是話
癆了。」 又問： 「這是什麼？」 「這個嗎？儲
藏室。」 七歲鼓起勇氣走近一點： 「你為什麼
刷漆？」 「你看……手別摸哦，這木頭壞成這
樣，刷漆能保護它。」 冷不防三歲跑過來，一
把按在柱子上。我哇的一聲抓起她的手：幸好
天氣熱，油漆乾得快，小手乾乾淨淨的。我首
如飛蓬，一身香汗，戴着潛水鏡一樣的大護目
鏡，孩子們卻似乎並不怕，嘰嘰喳喳跟我有一
搭沒一搭聊起來。

就這樣，身邊多了兩個吃瓜小觀眾，看我
神凝丹田，息游紫府，臂若凌虛，身如沖霄，
滾刷上下翻飛如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終於，大
刷小刷交替補漆後，小刷在高處最後一筆，完
美收官。低頭看看小觀眾，她們也仰頭看着
我。 「你們見證了我的最後一刷。」

正在清理場地，孩子們的祖父發
現兩個小鬼失蹤，從圍欄那邊匆匆找
過來。一見我在，連忙把兩個孩子往
自家院子裏推： 「她們打擾你做事了
吧？」 「哪裏，她們陪我說了好些
話，刷漆就不無聊了，還見證了我的
完工。」 兩個緊張的小臉，立即綻出
花一樣的笑容，祖父也就不再趕她們
離開，站着跟我聊了片刻： 「刷得真
好，以後需要工具就找我借。」

告別祖孫三人，我對木屋左看右
看，遠看近看，在廚房裏看，到露台

上看，去街邊看，越看越自豪。花錢請人刷漆
當然簡單，而唯有一邊腰酸背痛、一邊懷疑人
生、一邊仍然咬牙自己去做，用耐心和毅力傾
注愛和責任親手完成，才能每一天都能感到珍
惜和驕傲。我做到了。曾經的破木屋刷去霉
菌，底漆面漆如兩層鎧甲保護，重獲尊嚴。我
把這個被長期忽視的龐然大物接住了。牆每一
兩年補一次漆，至少還可以站二十年。我還由
此結識了鄰家幼童，感到舊業主留下的鄰里關
係，在七歲和三歲的笑容裏開始彌縫。

朋友夫婦買過一棟破敗的百年老屋，逐年
將之修繕。他們告訴我，住在老屋裏，彷彿每
天都能聽見它輕聲說： 「Thank you, thank
you.」 現在，昔日的破木屋粉刷一新，乾淨漂
亮，揚眉吐氣，昂然立於後院一角，也在輕輕
對我說： 「Thank you.」

我手痛肩僵，有氣無力回它一句： 「你累
死老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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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蘭島首府努克附近的一個村莊上的彩色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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